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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港澳 热盼统一

今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议论版刊出该报
编辑部作者麦路奇尔（Melchior）一文，标题是：“为什么
北京要将香港转化为澳门。”该文的论点是，香港和澳门两
地的历史背景、当前成就、社会制度和居民组成都不同，从
北京的观点看来，澳门奉行“一国两制”充分正确，成效显
著，而香港则是缺乏表现，所以将香港变为澳门就是北京的
如意打算。

具体说来，港澳之别是如何呢？套用上文作者的话来
说：“从澳门到香港乘轮渡一小时到达，但两地之差恍若两
个世界。”澳门是赌城之最，市内霓虹灯耀闪，而黑道猖
狂。澳门经葡萄牙统治四百四十二年后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二十日归还中国。葡萄牙直到一九七四年才建立比较稳定的
民主政体。香港在英国百年的统治下更注重法治，给予居民
更多的自由和服务，并建立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在一九六0
年代抗御了毛派势力的入侵，至今香港民主派的政治影响力
也显而易见，对特首和立法局成员对全民普选也不断在争取
中，澳门则既无此仇，亦无此法。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表了经
济自由的统计指数。在资产权力方面香港得分93.3（100是满
分），澳门得分60。香港在政府公正领域得分83.8，而澳门
为33.2。全文的结论是，香港有注重法治的好名声而成为全
球经济中心之一，澳门除了赌场著名外是乏善可陈。就此可
知为什么香港人有香港人的作法。假如北京重视经济增长便
要对何所求十分谨慎。（注：此指求将香港变为澳门。）

回顾往事，可知香港七个月以来动荡始于香港特首林郑
月娥要建立“引渡条例”，以便处理港民陈同佳在台湾杀害
女友后逃回香港，躲避台湾司法的审讯和追究。但，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港民反对此举，附加了港民对北京积压的不信
任和不满意，引发了大暴动，步步升级，日日恶化，最后导
致学生上街，警民互斗，共物破坏，商业萧条，……其恶果
是使香港位居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仅居英国伦敦之后），
是全球旅客向往的去处，是外界和大陆业务中转站的种种大
好地位和形象都大打折扣，每况愈下。如今香港乱局已大致
收敛，但前景仍难预料。

于此让我们探讨一下“一国两制”的话题。一九八0年
代准备和完成香港回归，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为处理方
案。香港于一九九八年回归中国，但“马照跑，舞照跳”，
香港在回归五十年内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相对
的，大陆则实行专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世界上任何
国家都不能“一国两制”到底。假以时日，要化为“一国一
制”。十九世纪一八六一年美国爆发了解放黑奴为焦点的南
北战争，林肯总统说：“国家不能一半是自由人，另一半是
奴隶。”换言之，全国要供给全民一样的自由平等的制度和
处境。

因而，给香港提供时间和空间去充分体验和改进其民主
制度，是必要的，是有益的。同此，台湾也要大力朝民主制
度的进步和成熟迈进。避开“台独”的虚招，最终走向中国
和平统一的康庄大道。中国需要的不是“听话”的香港和“
闭嘴”的台湾，而要切身检讨，如何改善本身的制度，最后
发挥足够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让港民和台胞欣然接受欣欣向
荣、自由平等的一国一制，共同造就民族重振的辉煌。

正所谓：“一国两制可过渡，全国一制是出路。努力求
进港澳台，华夏一统高杆树。”

在新中国外交领域中一位杰出的人物是黄华先
生，他于二0一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谢世，享年九十
八岁。两年后，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北京举行了一
个纪念会，我前往参会并即席发言，陈述了我对他
的接触和敬仰。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中建交，邓小平副总理
率中国代表团访美，我应召加入了美国国务院接待
中国到访嘉宾的礼宾工作。事前奔赴华盛顿首府接
受培训，再介入接待工作，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五
日任务结束。

中国代表团此行访美九天，前后在华盛顿首
府，美国卡特总统故乡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和德州
达拉斯城参加多项活动，再于二月四日到达访美的
最后一站西雅图。二月五日邓副总理在西雅图下榻
的双塔宾馆里接见当地华侨代表二十余人，由我领
队参加。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先生陪同邓副
总理和华侨们见面、合影并随后和大家交谈近半小
时，他强调说：“华侨在国外谋生奋斗努力不息，
首先要入乡随俗，对侨居的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再将余力报效祖国……“

在邓副总理接见华侨代表的现场，我口操川
腔欢迎他抵达西雅图进行访问。他眼神一亮对我
说：“你朗格会讲四川话？“我告以：”我是抗日
战争时期在四川三台县长大的川娃娃，那时学会了
四川话，至今不忘。”华侨们和邓副总理及黄华外
长的合影我后来请黄外长转送邓氏签名，如愿以
偿，珍存至今。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我去了北京人民大会
堂会见了全国人大黄华副委员长，从上午九点畅谈
到十一点二十分。以下是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我迎头便问他中国建国之初的情况如何。他
说：“开国时犯的一个大错是没有加强重要干部的
专业训练，但苏联早年做到了这点。再有，没有
把大量抗日时期吸收的知识分子进行培训，加以重
用。”

“中国当前要在基础建设方面努力进步，首先
改进能源、通讯和交通设施。农村建设方面要注重
分工、专业化，让有能力的人去做农村生产副业、
施肥、灌溉等专业工作。”

我又请教国内推动“精神污染”的清扫是怎么
回事。他回答说：“精神污染主要是针对生活放纵
和散布色情的清理。在理论建设上有不同的意见是
没有问题的。”至此我提及我于一九七九年结识正
在《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的王若水，很佩服欣
赏他的见地。

这时黄老很亲切的说，“我们来合影，坐近一
点，把这匹马也照进去，好看一点。”很可惜后来
我没有跟踪去取得这张照片。

谈到家常事务，黄老便说到：“我的外孙每天
要送去日托，接送很辛苦。但北京缺乏全托，没有
足够的师资、设备和地点去提供这种重要的服务，
以后极需改进，因为一个小孩的父母都做事，要有

良好的全托设施去加以
帮助。”“我有一儿两
女，大女儿已成家，二
儿子即将在美国哈佛大
学毕业，准备去哥伦比
亚大学进修法律。小女
儿在读中学。”

外 交 事 务 是 黄 老
的大本行，他兴致冲冲
的说起：“一九五二年
和五四年我两次去日内
瓦参加国际会议，看到
其他国家的外长和代表
的年纪都偏大，唯有我
们是乌黑头发，朝气勃
勃，心里很高兴。只可
惜我们没有好好把握，没有运用国民党和民主人士
里的大量人才……马寅初提倡要控制人口的暴增，
这番话大家不听，现在我们面临许多困难。如今中
国人口若能少个两三亿就好多了。当前我们的农产
品还能自给自足，很不容易了。“

至此黄老话锋一转地说及：“一个女干部她解
放后下工厂，读大学，和厂里员工打成一片，成为
很优秀的总工程师，厂长（在东北某地），是好的
不断进修和很有成绩的榜样人物，她现已去世。听
说她哥哥做过台湾装甲兵司令……“

最后谈及技术转让，黄老说：“美国提供核电
设备和技术转让的条件是，美方要在使用现场监促
中国，中国不同意。法国也可提供设备和技术，无
此要求，便被中国接受……中国需要国外退休专业
人员来中国服务，中国需要在技术、设备和人才三
方面大量输入，不断增强，促进四化。就中国当前
的情势而言，四个坚持有其必要。”

一九八四年和黄老见面后我留下了谈话内容的
笔录，现于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初次公开发表。在黄
老恳谈的内容里我们可以体会到老一代的中国先进
份子，如黄老其人，是拥有现代思想和深具爱国忧
民的一番苦心。早年曾接受黄老领导的外交界工作
者杨洁篪（现国务委员）在二0一二年出版的《黄
华画传》里引述了美中建交幕后功臣基辛格对黄华
的称赞是：“黄华是中国杰出的外交官，不但很坚
定，很有才华，而且很有人情味。”这一称赞是亲
切笃实，恰到好处。在交谈时我陈述了自己对美国
三权分立制度的看法和我从事美中民间交流活动的
一些情况，他欣然听取了我的讲述。一九九0年代，
黄老在担任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会长期间曾几次举办
控制烟害专家座谈会，我都受邀参加、发言及将专
论纳入基金会的专辑发表。数年前我也曾去黄寓看
望黄老夫人何瑾·良女士，见其身心健康，甚为宽
慰。

正所谓：“身经百战办外交，万难不辞重担
挑。浑身正气人情味，福寿双全是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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